“把”字句的句法分析及其漢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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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字句表達的是“致使義”，是漢語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之一，它可以分爲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兩種。“把”是一個致使標記，這個標記具有吸納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同時，它還保留著自己作爲介詞這個特定詞類的句法屬性，即具有指派格位的能力。致使範疇可以在輕動詞位置上采用添加或者移位等句法手段來實現；“把”字句就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添加致使標記“把”形成的。通過對部分“把”字句在英語中對應表達形式的討論，本文對漢英兩種語言表達致使範疇的方式進行了比較分析，並附帶對一些漢英句法上的差異提供了理論上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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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把”字句的研究一直是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討論的焦點主要是關于“把”的語法性質和“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兩個方面，同時也涉及到“把”後NP的句法來源、“把”字句的謂語形式等等問題。

關于“把”的語法性質，最主要的爭論集中在“動詞說”和“介詞說”兩派觀點上。Hashimoto（1971）等認爲“把”字句中的主要動詞是“把”；很多學者（travis 1984, cheng 1986, Li 1990等）將“把”看作是介詞，它既可以指派格位，也可以指派題元角色。有些學者將“把”分析爲純粹的語法標記，如Huang 1982, Koopman 1984, Goodall 1987將“把”分析爲純粹的授格標記；Sybesma（1999）將“把”分析爲填充詞。而有些學者則認爲“把”應該分析爲語用標記，曹逢甫（1977）認爲“把”是話題標記，“把”後NP是句子的次話題；邵敬敏、趙春利（2005）則認爲“把”屬于特殊的介詞，除了引進“受事”等語義角色，同時它還是一個焦點標記，“把”後NP就是說話人凸顯的焦點成分。

關于“把”的語法意義的討論，其中影響最大的觀點是表示“處置”（參見王力1944等）；在此基礎上，沈家煊（2002）將“把”字句的語法意義歸結爲“主觀處置”等。邵敬敏（1985）將“把”字句的語法意義表達爲“致果”或“致態”；Sybesma（1999）等主張用“致使義”來統一“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劉培玉（2002）等則兼用“處置義”和“致使義”來說明“把”字句的語義。除了“處置義”和“致使義”這兩種主流觀點外，很多學者提出了其他的見解，如張旺熹（1991）提出的“位移義”，張伯江（2000）提出的整體句式意義等等。

本文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析“把”字句的句法生成過程，其中會論及到“把”的語法性質、“把”字句的語法意義等相關問題；與此同時，本文還將討論部分“把”字句的英譯情況，考察華文所獨的“把”字句在英語中是通過哪些句式表達的，借此對某些漢英句法差異給予合理的解釋。

二 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

致使範疇是人類語言中一個普通存在的語義範疇。Talmy（1976:48）把致使範疇定義爲致使事件（即先發生事件）和被使事件（即後發生的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簡單來說，當致使者造成了被使者發生某種變化，從而産生了某種結果的時候，“致使義”就産生了。現代漢語中存在著多種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下面，我們將分別討論其中的兩種句式：一種是兼語式，一種是“把”字句。

2.1 兼語式表達致使範疇

兼語式是表達致使範疇的重要句式之一 (((。兼語式根據主動詞意義的不同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表純粹致使意義的使動結構，主動詞爲“使、叫、讓、令”等；一類是包含致使意義的一般兼語結構，主動詞爲“催逼”類、“派遣”類、“請求”類、“囑咐”類、“培養”類、“帶領”類（範曉先生1998）。

兩類兼語式分別是采用添加和移位這兩種句法手段在輕動詞位置上形成的。具體來說，純粹表示致使意義的動詞，即“使、讓、叫”等，它們直接從詞庫中提取出來進入運算系統後添加在輕動詞位置上，並和輕動詞位置上的cause特征進行核查，從而結合在一起，形成的結構爲使動結構；而包含有致使意義的兼語動詞，它們能和輕動詞位置上的cause特征進行核查，因此上移到輕動詞位置上，和cause語法特征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兼語結構。

2.2 “把”字句表達致使範疇

“把”字句也是表達致使範疇一種句式。Sybesma用“致使義”統一了典型“把”字句（canonical ba-construction）和致使類“把”字句（causative ba-construction）。他認爲所有的“把”字句都是致使類“把”字句。

葉向陽（2004）認爲“把”字句的基本語義是致使，“把”字句VP在語義上表達了一個致使情景，致使情景由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這兩個有致使關系的事件構成。跟那些VP爲述補結構的“把”字句一樣，VP只包含一個謂詞的單述“把”字句由于隱含著某種結果，也可以分析爲致使情景。大部分“把”字句表達的“處置義”實際上是有意志力參與的致使，而那些不能用“處置義”解釋的“把”字句是無意志力參與的致使。

胡文澤（2005）認爲“把”字句是現代漢語中的一種致使格式，它的句法結構可以表示爲“A把B+C”，表達的語法意義爲：A使“把”字賓語B處于C描寫的致使結果狀態中。由此可見，用“致使義”來解釋“把”字句包容性更強，也更爲准確。

兼語式和“把”字句都是現代漢語中用來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在下文中，我們將會討論到，跟兼語式一樣，“把”字句表達致使範疇也是在“輕動詞”位置上實現的。

三 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

在以往關于“把”字句的研究中，學者們都注意到了“把”字句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因此他們將“把”字句進行分類，以便于更好地對“把”字句進行描寫、分析和解釋。

Sybesma將“把”字句分爲典型“把”字句和致使類“把”字句兩種，前者的主語通常是有生命的施事者，後者的主語則通常是無生命的致使者。

邵敬敏、趙春利（2005）將“把”字句分爲“處置把字句”和“致使把字句”兩類，前者中動作、行爲或者事件對“把”的賓語的影響是有意識的；而後者中動作、行爲或者事件對“把”的賓語的影響是無意識的。

我們傾向于將“把”字句分爲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兩種。

在顯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非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施事。例如：
（1）這瓶酒把張三喝醉了。

（2）這首歌把她聽膩了。

（3）這個表演把小明逗樂了。
在隱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有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非施事，或者是受事，或者是與動作相關的工具、地點等等。例如：
（4）警察把歹徒槍斃了。

（5）媽媽把這件毛衣織小了。

（6）老師把牆壁上挂滿了圖畫。

（7）馬夫把鞭子抽斷了。

（8）學生們把嗓子唱啞了。

四“把”字句的句法分析
兼語式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添加”和“移位”句法操作來實現致使範疇的；既然“把”字句也可以用來表達致使範疇，那麽“把”字句能否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句法操作呢？答案是肯定的。

4.1 輕動詞位置

輕動詞位置是句子中除了三個句法敏感位置之外的第四個功能性語法位置。三個句法敏感位置即句首位置、句尾位置和謂頭位置，句首位置和句尾位置是帶有標句詞句子的中心語C占據的位置；謂頭位置則是不帶標句詞句子的中心語I占據的位置，因此它們是表達全句功能語法範疇的功能性語法位置。（參見徐傑、李瑩2011）

輕動詞位置不是由句子中心語C和I占據的，而是由輕動詞v占據的，因此它是表達非全句功能語法範疇的功能性語法位置。致使範疇是一種非全句功能語法範疇，因此輕動詞位置是表達致使範疇的功能性語法位置。

跟“謂頭”位置一樣((( ，輕動詞位置也是由一組語法特征融合體占據的，這組特征包括do（做、弄），be（是、爲），become（成爲）， cause（使）等。這組特征具有特殊性，它們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附于詞彙實體，因此它們必須要和能與之進行特征核查的詞彙實體相結合。

句法手段可以劃分爲有限的三個大類，即“添加”、“移位”和“重疊”。（徐傑2005）實現詞彙實體和占據輕動詞位置的語法特征相結合的句法手段有兩種：一、“添加”，即直接從詞庫中提取一個能和占據輕動詞位置的語法特征進行核查的詞彙實體，進入運算系統後添加在輕動詞位置上；另一種方式是“移位”，即誘發句子的謂語動詞向上移動，從而占據輕動詞位置。    

4.2 “把”後的NP是移位的結果

對于“把”字句中“把”後NP是移位的結果還是基礎生成的，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Huang（1982）提出了漢語X階標短語結構條件分析方案，他認爲“中心語在前”和“中心語在後”這兩個X'參數在漢語中不僅要依據不同的語類加以確定，而且要依據不同的短語層次進行確定。具體來說，漢語中的NP是中心詞在後的語類；漢語中的其他語類在X'選用中心詞在前的規則，以動詞短語爲例，動詞居于補述語之前，而且一個動詞只能後接一個補述語；而在X''使用中心詞在後的規則，以動詞短語爲例，動詞前面可以有很多成分，包括主語和狀語成分。因此，他假設“把”字後面的NP是從動詞後移過來的。

Li（1990）認爲漢語的D-結構是中心詞在後的結構，因此“把”後的NP是基礎生成的。 

本文認爲，“把”字後面的NP是從動詞後移到前面的。移位的動因一方面是爲了獲取格位，以此滿足“格位過濾器”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避免一個動詞後面同時出現多個補述語。

4.3 在輕動詞位置上采用“添加”手段形成“把”字句

兼語式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添加”和“移位”句法操作來實現致使範疇的，“把”字句也可以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添加”句法操作來實現致使範疇；“把”字句就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添加“把”形成的。

“把”的添加産生了一系列的句法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讓輕動詞位置上的cause語法特征得到了核查；二是“把”如同以“被”爲代表的被動成分，吸納了句中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三是提供了一個容納名詞短語的新位置，這個新位置具有兩個特點：一是能夠指派格位，二是不能指派題元角色(((。“把”字句中謂語動詞後面的NP在原位置上不能獲得格位，只能獲得由動詞指派的題元角色；因此它向上移位到“把”後面的新位置，剛好符合此位置只能指派格位，不能指派題元角色的特點，同時滿足了“格位過濾器”和“題元角色准則”的要求(((。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認爲“把”是一個致使標記，這個標記具有吸納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同時，它還保留著自己作爲介詞這個特定詞類的句法屬性，即具有指派格位的能力。“把”字句表達的是“致使義”，即致使者對被使者造成某種影響，使之發生某種變化，從而産生了某種結果。“把”字句中的謂語動詞可以指派致使者和被使者兩種題元角色，分別是句子的主語和成分和“把”後的NP。“把”字句的形成過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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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把”的添加讓輕動詞位置上的cause語法特征得到了核查，同時它吸納了動詞指派格位的能力；因此位于[Spec, XP]位置的名詞短語沒有獲得格位，只獲取了由動詞指派的被使者角色，動詞的致使者角色指派給了句子的主語成分。爲了獲取格位，[Spec, XP]位置的名詞短語離開原位置，留下語迹t，向上移位到[Spec, VP]位置，由致使標記“把”指派格位。

下面，我們來看一例“把”字句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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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句“媽媽把衣服洗得很幹淨”中，謂語部分是一個“得”字動補結構，“得”是De字短語的中心語成分，其補足語是一個結果短語XP，這個結果短語的Spec位置是一個基礎生成的空語類Pro。“把”的添加讓輕動詞位置上的cause語法特征得到了核查，同時它吸納了動詞指派格位的能力；因此位于[Spec, DeP]位置的“衣服”離開原位置，留下語迹t，向上移位到[Spec, VP]位置，獲得由“把”指派的格位，並且與Pro具有同指關系。

五 與“把”字句對應的SVO句式的句法生成

“把”字句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采用“添加”句法手段形成的，大部分“把”字句都可以變換成SVO句式，那麽二者之間有什麽聯系呢？SVO句式和輕動詞位置是否有關系呢？

我們先看下面的例句。
（9）電話鈴把我吵醒了。 電話鈴吵醒了我。

（10）弟弟把衝浪學會了。 弟弟學會了衝浪。

（11）我把狗遛遛。       我遛遛狗。

（12）服務員把米飯端著。 服務員端著米飯。
上述“把”字句都有對應的SVO句式。當輕動詞位置上沒有執行“把”的添加這項句法操作時，由于輕動詞位置上的語法特征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附于詞彙實體，所以它將句中的動詞吸引到輕動詞位置上，這就是“V- v raising”的中心語移位。在中心語移位之前，爲了避免一個動詞後面同時出現多個補述語，句中謂語動詞後面的名詞短語提前一步向上移位到輕動詞後面的位置；在句中謂語動詞移位到輕動詞位置之後，名詞短語獲得由謂語動詞指派的格位和題元角色。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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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句中的名詞短語“我”由于不能和動詞“吵”的補述語“醒了”同時出現在動詞的後面，于是移位到[Spec, VP]的位置。動詞和補述語之間沒有顯性詞彙形式的阻隔，二者容易結合爲一個詞彙實體，董秀芳（1998）從韻律的角度論證了帶賓語的雙音動補結構具有詞的性質，因此“吵醒”應被看作是一個動詞；由于輕動詞位置上的語法特征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附于詞彙實體，所以句中的動詞“吵醒了”向上移位到輕動詞位置上，形成了SVO句式“電話鈴吵醒了我”。

然而，例句“媽媽把衣服洗得很幹淨”卻不能轉換成SVO句式，究其原因，就是因爲“得”字動補結構“洗得很幹淨”不是一個能帶賓語的雙音動補結構，不具有詞的性質。由此可見，“把”字句轉換成SVO句式的前提條件是“把”字句中的謂語部分具有詞的性質，並且能夠帶賓語。

綜上所述，“把”字句和它所對應的SVO句式都是在輕動詞位置上形成的，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在于：“把”字句在輕動詞位置上采取的句法手段是“添加”，而SVO句式在輕動詞位置上采取的句法手段是“移位”，移位的終點是輕動詞位置。

六 “把”字句的英譯

“把”字句的形式特點之一就是“把”字句的謂語必須是複雜形式，不能挂單，或者是動補結構，或者是動詞的重疊形式，或者是動詞後帶時體助詞，或者是其他動詞性短語，也可以是形容詞性短語。例如：
（13）媽媽把雞湯燉熟了。

（14）我把錢數數！

（15）她把這碗湯喝了。

（16）這一針把小男孩痛得哇哇大叫！
在上面不同形式的“把”字句中，動補結構的“把”字句是最豐富多彩的；因此，下面，我們將選取帶有動補結構的“把”字句來探討它們在英語中對應的表達形式，同時附帶對一些漢英差異現象提供合理的解釋。

6.1 翻譯成使動結構 

我們先來看看顯性致使“把”字句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在顯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非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施事。例如：
（17）報紙看花了他的眼睛。

The newspaper got his eyes blurred from reading.

（18）十首小曲把李涵唱得口幹舌燥。

Singing ten folk songs made Lihan dry in his mouth.

（19）劉強吞吞吐吐的樣子把我急死了。

Liuqiang's hesitant way of talking made me anxious to death.

（20）那五大碗酒把李四醉倒了。

Those five big bowls of wine caused Lisi to fall from drunkenness.

上面例句中的“把”字句在英語中的表達形式是使動結構，即由表純粹致使意義的使役動詞“get”、“make”、“cause”等構成的結構。這類“把”字句能夠對應于英語中的使動結構，這正是我們把這類“把”字句歸爲顯性致使“把”字句的根本原因。

6.2 翻譯成“主動賓”結構

下面，我們再來考察隱性致使“把”字句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在隱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有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非施事，或者是受事，或者是與動作相關的工具、地點等等。例如：
（21）小姑娘把這本書看懂了。 

The little girl understood the book.

（22）這個律師把官司打贏了。 

The lawyer won the lawsuit.

（23）警察把小偷殺死了。     

The policeman killed the thief.

在上面的例句中，“把”的賓語爲受事，“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看懂”，“打贏”和“殺死”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都是一個動詞，分別是“understand”、“win”和“kill”；整個“把”字句對應的英語表達形式是“主動賓”結構。

Huang（2005）提出了語言的解析-合成參數（Analytic-Synthetic parameter），他認爲漢語屬于解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而英語與古漢語都是屬于合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解析性語言的特征之一就是動詞語義成分單純，屬于無界動詞（atelic），而合成性語言的特征之一是動詞語義成分豐富，屬于有界動詞（telic）。因此，漢語中存在著大量的動補結構，動詞後面的補語成分就是爲動詞提供界限的；正是因爲漢語的解析性特征和英語的合成性特征，“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有時候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是一個單詞，整個“把”字句翻譯成“主動賓”結構。

6.3 翻譯成動補結構
（24）李四把那個壞蛋槍斃了。    

Lisi shot that scoundrel dead.

（25）王五把地面澆濕了。       

 Wangwu watered the ground wet.

（26）店員把乞丐趕走了。        

Shopkeeper chased the beggar away.

（27）李明把馬騎累了。          

Liming rode the horse tired

（28）張三把手絹哭髒了。        

Zhangsan cried the handkerchief dirty.

上述例句中，“把”的賓語或者爲受事；或者爲工具。“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槍斃”、“澆濕”、“趕走”、“騎累”、“哭髒”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分別是“shot dead”、“water wet”、“chase away”、“ride tired”和“cry dirty”。整個“把”字句對應的是英語中的動補結構。

對比漢英兩種語言中的動補結構，我們發現，在漢語中，動補結構中的動詞和補語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董秀芳（1998）將帶“槍斃”、“澆濕”、“哭髒”和“趕走”、“騎累”等這類帶賓語的雙音動補結構看成詞。在英語中，動詞和補語中間有賓語成分，動補結構屬于可分離式動補結構，漢語中的“把+賓語+動詞+補語”在英語中的對應式是“動詞+賓語+補語”。

綜上所述，帶有動補結構的“把”字句在英語中對應的表達形式主要是使動結構、主動賓結構和動補結構；當“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是“得”字動補結構時，在英語中的表達形式一般是複合句。例如：
（29）老師的笑話把學生們笑得肚子疼。

The teacher's jokes made students laugh so much that their belly hurt.

（30）我把他們打得手都腫了。I hit them such that my hands got swollen.

七 結論

“把“字句是漢語表達使役範疇的句式之一，它可以分爲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兩種。“把”是一個使役標記，這個標記具有吸納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同時，它還保留著自己作爲介詞這個特定詞類的句法屬性，即具有指派格位的能力。“把”字句表達的是“使役義”，即致使者對被使者造成某種影響，使之發生某種變化，從而産生了某種結果。使役範疇可以在輕動詞位置上采用添加或者移位等句法手段來實現；“把”字句就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添加使役標記“把”形成的。

“把”字句都有對應的SVO句式。“把”字句和它所對應的SVO句式都是在輕動詞位置上形成的，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在于：“把”字句在輕動詞位置上采取的句法手段是“添加”，而SVO句式在輕動詞位置上采取的句法手段是“移位”，移位的終點是輕動詞位置。

帶有動補結構的“把”字句在英語中對應的表達形式主要是使動結構、主動賓結構和動補結構；當“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是“得”字動補結構時，在英語中的表達形式一般是複合句。

“把”字句在英譯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漢英句法差異，一方面是因爲兩種語言類型的差異，即漢語屬于解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而英語是屬于合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另一方面是由于兩種語言中動補結構的差異，即漢語中的雙音動補結構詞彙化了，而英語中是可分離式動補結構(。

（本文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句子功能範疇在‘謂頭’敏感位置上的句法實現”（項目批准號：12YJC740054），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批准號：2010DG030）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項目批准號：13YJC740110）的資助，特此致謝。文中錯誤概由作者負責。通訊作者：李瑩，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句法學，漢英對比）
注   釋：
((( 這裏所說的兼語式指的是最典型的“使令”式兼語式。


((( 根據徐傑（2006），謂頭位置即句子中心語I占據的謂頭位置即句子中心語I占據的位置，在英語中，句子中心語I是“時態”、“呼應態”和“謂素”三項語法特征的融合體，因爲只有動詞或動詞爲中心的短語才能出現在“謂語”句法位置上，以便和“時態、呼應態”特征相結合；在漢語中，句子中心僅是個沒有語音形式的功能項“謂素”，因此任何語法單位只要具有[+述謂性]特征就能出現在“謂語”句法位置，以便和“謂素”特征相容。


((( Huang et al（2009: 167-174）認爲“把”只具備指派格位的能力，而不具備指派題元角色的能力。


(((( 在“他把五個蘋果吃了兩個”這類句子中，“兩個”獲得的是部分格，是壹種固有格。在“把”字句中，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被吸納了，可是它指派固有格的能力卻還保留著。（參見bellett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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